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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网络流行语已成为当代语言环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留学生

汉语学习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语言学、二语习得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网络流行语对留

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流行语通过其趣味性和文化内涵能够增强留学生的学习动机、提

升语用能力并促进其社会融入；但同时也带来语言规范性干扰、文化隔阂及思维浅薄化等挑战。针对这

些问题，本文提出教师层面、语境区分及批判性思维培养等教学策略，旨在帮助留学生在掌握语言规范

的同时理解当代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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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online buzzwords have be-
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ontemporary language environment,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Based on linguistic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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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online 
buzzword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Research shows that online buzzwords can en-
hanc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agmatic ability and pro-
mote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ir interes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bring challenges such as language normative interference, cultural barriers and shallow 
thinking.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lay-
ered teaching, context distinc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 aiming to help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social culture while mastering language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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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被称为互联网社会，网络流行语的轮番登场是网络时代的一大语言特色。网络流行语反映

着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等，来华的留学生群体以青年人居多，他们更容易接受新

事物，习得网络流行语有利于提升留学生表达口语的能力，迅速形成一座留学生与中国网络流行文化之

间的有效桥梁。2025 年 1 月，根据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约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 78.6%。放眼全球，根据 wearesocial 公司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初，全球共有 55.2 亿人使用互联网，相当于全球互联网普及率的 67.5% [1]。这种

语言现象不仅影响着留学生的交际效率，更深刻塑造着他们对汉语及其文化的认知方式。并且网络流行

语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具有特殊价值，它们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文化认同的载体和跨文化对话的媒介。

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掘网络流行语在促进文化理解和全球公民素养方面的深层意义。 
在此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网络流行语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度和重视度，研究成果也日渐

丰富。但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更倾向于本体研究，对于网络流行语与对外汉语教学

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将网络流行语引入面向来华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相关研究亟

待丰富和加强[2]。本文综合分析了中国知网 CNKI 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将检索项设置为“篇名”，

将检索词设置为“网络流行语”，自 2001 年至 2025 年，检索到文章共计 4189 篇。综合分析这些论文的

发表时间和数量，2001 年最早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研究，例如郑丹娘提出网络流行语的鲜明特征是口语

与书面语的复合。但在接下来的 9 年时间里，相关论文的年发表数量都较少，平均数量保持在 10 篇左右

约占发表总量的 4%，发表的刊物主要是《中国青年研究》和《语文建设》以及其他大学学报，直到 2010
年起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呈现显著上升且逐年递增的趋势。本文又在知网上以“篇名”为检索项，以“网

络流行语与对外汉语教学”为检索词，得出的检索结果仅 58 条，且其中以期刊发表的文章占绝大部分，

论文形式较少。这些研究大多数围绕着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流行语引进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引进网络流行语展开，最后针对教材、教师、学生提出了一系列理性化的建议，然而由于缺乏实践

的支撑，这些文章的教学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大。总体看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网络流行语仍属于未成熟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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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讨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教学策略。通过分析网络流行语的

语言特征、社会文化动因及其在二语习得中的特殊作用，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些思路。研究核心问题

包括：网络流行语如何影响留学生的语言认知与发展？如何通过有效教学策略化解其潜在风险，充分发

挥其教学价值？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优化留学生语言教育模式，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提

升。 

2. 网络流行语的内涵和特点 

2.1. 网络流行语的概念 

网络流行语的定义众说纷纭，各位学者的看法都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就是大概这几种：汤玫英《网

络语言新探》认为网络流行语是网络语言中一个影响巨大的群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口语，是人们在网

上交际时使用的别致、活泼而新鲜的词语[3]。陈沉《网络语言的传播学探析》认为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语言形式[4]。陈一民《语言学层面的网络流行语解读》认为网络流行语是

指“伴随现实社会新闻事件的发生，在网络几近同步产生、迅速流行风靡于网络内外、短时间内生命力

极其强大但并不长久的热门词语”，也可以被称为“网络热词”“网络雷语”，其本质是一种热门词语

[5]。马婧《网络流行语传播属性与价值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对网络流行语的概念进行界定：网络流行语

是基于成熟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而存在的网络话语的集合，有特定的触发人或事[6]。王仕勇《近十年我国

网络流行语研究综述》认为网络流行语是一段时间内主要用于网络平台上，是网民自发使用的活跃的语

言符号[7]。 
结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网络流行语可以说是出现在网络上的常用语言以及跟网络有关的语

言。这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进一步来看，网络流行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网络流行语

是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受欢迎的语言。从狭义上讲，网络流行语是特指网民们在网

络上进行信息收集、发布和交换时频繁使用、喜爱的语言，包括句子、短语、词、数字、符号和字母等。 

2.2. 网络流行语的特点 

关于网络流行语的特点，学者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各抒己见。陈沉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认为网络

流行语具有表达的自由性、随意性、娱乐性以及快捷性[4]。骆正林根据青少年社会心态分析，认为青少

年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灵活地使用语言，从而使网络流行语呈现出求新、求变、求简、求快的特征[8]。
郭小安、段竺辰认为网络流行语总体上呈现出“从政治性嘲讽到自我解嘲”“从众声喧哗到圈层传播”

“从孤立议题到关联化、序列化”“从解构对抗到吸纳交融”等特征[9]。 

以上是学者总结的网络流行语的特点，而本文归纳了如下特点：新奇求异性、时政性增强和当代文

化价值性。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1) 新奇求异性 
近几年，网络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网民们甚至在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上与

现实中人的表达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于是他们深入思考，“发明”出新的“网语”。这些“网语”不仅仅

是词语，也可以是句子、英语缩略、数字等等。词语有“谷子”“松弛感”；句子有“xx 基础，xx 不基

础”；英语缩略有“dddd”；数字有“9102”。还有汉英组合如“CP 组合”，构成类型并不局限。他们

随意组合汉字、数字、符号和字母，加快文字输入速度，改造文字，甚至玩起了谐音、怪音、错音、别字

等语言游戏，创造出传统书面语言的变体，增加了语言的活力和表现力。联系近几年的现实世界的发展，

会发现人类的压力越来越大，焦虑越来越严重，因此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而互联网的相对匿名性是一

个很好的途径。由此，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也让原本的词义越来越弱化，因此人们也在不断地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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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明新的，语义更重的词语。并且，通过调查发现，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主力军是年轻人，为了标榜

自己与众不同，突出自己具有新思想，所以“发明”网络流行语的时候就刻意地往新奇求异方面来发展。 
但是这种新奇求异的造词方式影响了留学生熟悉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这种刻意的“变异”缺

乏规律可循，留学生无法通过已学的语言知识进行推导，导致每个新词都像一个需要单独记忆的密码，

极大增加了记忆负担和解码挫败感。一方面是构词方式，如：缩略语，如“社恐”代表社交恐惧症、谐

音，如“栓 Q”源于英文“thank you”的谐音变体、字母词，如“YYDS”为“永远的神”拼音首字母缩

写以及旧词新义，如“下头”从字面意思转变为形容兴致被破坏的心理状态。这些构词法通过简化语言

单位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但同时影响了传统的语言规范。另一方面是语义层面，以“刺客”为例，原有含

义是用武器进行暗杀的人，网络语境中的含义是外表普通的高价商品。同样，“姨母笑”原有含义是姨

母的笑容，网络语境中的含义是亲切温馨的表情。还有，现在年轻人对于陌生人的称呼都变成了“宝宝”，

语义膨胀扩大。这些语义泛化过程使词汇获得更强的表达力，却也增加了语言学习者的解码难度。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是一个在脑中构建新规则系统的过程。网络流行语大量、随机地突破常规，如同

不断冲击这一系统的“噪音”。对于语言体系尚未稳固的中初级学习者，这种干扰可能会影响他们形成

正确的语法直觉，在正式表达中产生语用失误。 
(2) 时政性 
根据近几年官方发布的数据可知，年度十大网络热词中政治、社会等人文社科类词语占据了很大比

重，这直观地反映出网民所关注的重点所在。纵观 2015~2025 年评选出的共 100 个网络流行语，本文发

现网络流行语早期多反映国家大事、政策方针。近年来则高度聚焦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心理情绪和生

活体验，如“内卷”、“躺平”、“emo”、“搭子”、“班味”、“情绪价值”等。并且词语更多用于

表达自嘲、减压、自我关怀，如“爱你老己”、对现实的小小反抗或幽默化解，如“草台班子”、“从从

容容、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还有教科文卫类，如“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游

民”、“具身智能”等，反映了技术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塑造。 
这种网络流行语的演变，为留学生打开了两扇观察中国的窗户：一扇望向国家的宏大进程，另一扇

窥见个体的细腻心灵。“内卷”与“躺平”这对矛盾共生词，比任何教科书都能更精准地解释当代中国

青年面临的竞争压力与心理应对策略。理解“浪浪山小妖怪”的共情，就能理解年轻一代对平凡处境的

复杂心态。这使留学生能超越表面现象，洞察社会深层集体情绪和代入特征。从“元宇宙”到“人工智

能”，从“数字游民”再到“赛博对账”，这些年度热词就像一个个文化路标，指引留学生把握中国社

会关注的技术趋势和新兴生活方式，保持对目标语社会发展的同步认知。 
(3) 当代文化价值性 
网络流行语反映了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流行语成为年轻人交流的

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被创新出来，比如“谷子”“班味”“社恐”等。这些

词汇和表达方式除了丰富了网络交流的方式，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如网络游戏、音

乐、二次元等文化。网络流行语不仅是人们生活乐趣的体现，更是对于某些事件及当时环境下的情感诉

求的反映。 
在网络社交中，流行语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货币”。在与中国同龄人交流时，恰当地使用一个当下

的“梗”(如“这个电影情节太有感染力了，硬控住了我。”)，能瞬间释放“我懂你们的语境”的信号，

有助于拉近沟通距离，是建立融洽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为留学生打开通往中国朋友圈的大门，是实

现深度社交融入的快捷方式。留学生也可以选择使用哪些流行语来表达自我。例如，用“人间清醒”来

展现理性，或用“佛系”来表明淡泊态度。这让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模仿者，而是主动的

自我表达者，用新语言塑造自己的社交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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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影响 

网络流行语作为数字时代语言生态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对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而言，是一把兼

具机遇与挑战的“双刃剑”。一方面，这些鲜活、新颖的语汇能够成为激发学习兴趣、洞察社会心态、促

进社交融入的有效催化剂；另一方面，其固有的变异性、特定性及对主流规范的偏离，也可能给留学生

的语言体系构建、文化深度理解和交际得体性带来显著的干扰与障碍。因此，客观审视其双重影响，并

在此基础上寻求有效的教学引导策略，对于帮助留学生在掌握语言规范的同时，完成从“语言学习者”

到“文化参与者”的关键跨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1. 积极影响 

网络流行语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现象，对留学生学习汉语和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具有非

常重要的积极意义[10]。 
(1) 增强学习动机 
首先，网络流行语的趣味性和新颖性能有效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传统教材中规范但可能略显

乏味的内容相比，网络流行语充满活力和时代感。例如，“给力”一词生动表达赞美之情，“土豪”一词

增加了新的义项即“富有钱财而缺少文化和正确价值观的人”[11]。这些词汇往往在轻松愉快的语境中出

现，降低学习焦虑，提高课堂参与度。当留学生发现所学内容能立即应用于实际交流时，内在学习动机

会得到显著强化。 
其次，和留学生交谈得知，他们大部分都愿意学常用的、简单的、年轻人常用的汉语流行语，究其

原因是学习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的积极影响，远不止于表面的趣味性。其深刻性在于，它通过提供即时

社交回报、帮助留学生建立学习主体性，从根源上重塑了学习驱动力。网络流行语为语言学习提供了“即

时社交回报”，将枯燥的输入转化为高效的情感输出。以当前流行的“包的”为例，这个源自“包在我身

上”的缩略词，其吸引力不仅在于形式新奇。对留学生而言，掌握它意味着掌握了一种轻松、自信且极

具场合适配性的承诺方式。当他在小组作业、朋友邀约等场景中，用“包的”代替“没问题”或“我可

以”，往往有助于引发中国同龄人的会心一笑或积极反馈。这种近乎零延迟的正向社交反馈，构成了强

有力的行为强化，让学习者直观感受到：每学到一个这样的新词，就等于为自己的社交工具箱添加了一

件趁手工具。这种“学以致用即可获得回报”的闭环，比任何课堂表扬都更能激励他们主动搜寻和学习

下一个流行语。 
最后，流行语的多样性赋予了留学生“学习主体性建构”的空间。在一个充满“社恐”、“社牛”、

“E 人”、“I 人”等性格标签的词库中，留学生并非被动接收，而是可以主动选择与自我认同相匹配的

标签进行表达和身份声明。例如，一个性格内向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理解和运用“I 人属性大爆发”来描

述自己在某次聚会后的感受。这种主动的识别、选择与运用，使得语言学习不再是单纯模仿，而成为在

目的语文化中探索和建构自我身份的个性化旅程。当学习内容与自我表达深度绑定，动机便从外部驱动

彻底转化为内部驱动。 
(2) 活用语言，增强语用能力 
在语用能力培养方面，网络流行语帮助留学生掌握非正式语境的交际策略。汉语中存在大量正式与

非正式语体的区别，而教科书多侧重前者。网络流行语恰好弥补这一不足，使留学生学习到更全面的语

体知识。例如，借用英文俚语“bro/sis”的“小孩哥/小孩姐”(kid bro/kid sis) [12]，社交媒体中“欧气”

形容运气爆棚，这些表达虽非正式，却是日常交流的常用语。掌握这些表达有助于留学生理解语言使用

的社会语境，提高交际性。网络流行语还能培养留学生的语言创造力。许多流行语具有高度能产性，如

“XX 主理人”结构(咖啡主理人、肉夹馍主理人)允许学习者根据已有模式创造新表达。这种创造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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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机会能增强学习成就感，促进语言系统内化。当留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流行语构词规则表达个人想

法时，表明其语言能力已从机械模仿发展到创造性运用阶段。 
(3) 便于交流，拉近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 
中华文化绚烂多彩，源远流长。语言是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而网络流行语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和

文化特色，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文化现象。通过深入分析网络流行语的来源、含义和用法，可

以帮助学习者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同时，要引导学习者

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因误解或误用网络流行语而产生冲突或误解[13]。 
留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文化学习是不可避免的。李明洁(2014)也指出流行语本身是以语言为载体的

流行文化现象[14]。各大高校都会为留学生开设文化课程，如中国概况，上课内容也涉及到中国历史、艺

术成就、科技发明、风俗习惯、跨文化交际等各个方面。例如最近很火的“city 不 city 啊”，这个梗源自

外国博主“保保熊”。源自他在视频中，特别是当他带着妹妹游览北京长城时，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询问

妹妹关于景点的评价，如“美不美？”“city 不 city 啊？”于是“city”一词逐渐从名词变成形容词，演

绎为表达洋气、新颖、城市化、现代化，乃至“刺激”等意义的网络流行语。这个梗的爆火也说明了越来

越多的不了解中国的人被中国吸引，促进着交流。 
其次，网络流行语还能促成文化共情的产生。当留学生理解并准确使用中国网络流行语时，常能引

发中国交流对象的积极反应，这种正向反馈强化文化认同感。例如，一位美国留学生在适当情境下使用

“咱就是说”“欸呦喂”这类流行表达，会让中国同伴感到亲切，拉近心理距离。这种微妙的互动体验是

课堂上难以提供的，相比刻意设计的文化教材，网络流行语提供的文化信息更为真实自然，更能反映社

会本质。除课堂之外，网络流行语给留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中国社会，感受中国社会变迁，领略当代中

国文化风采的机会。 
再次，对留学生而言，掌握网络流行语还是融入中国青年社交圈层的有效途径。网络流行语常作为

群体身份标识，如同龄人之间的“暗语”。正确使用这些表达能传递群体归属信号，缩小社交距离。当留

学生能够运用当地“梗”文化与中国同龄人顺畅交流时，不仅语言能力得到认可，文化身份认同也会增

强。这种认同感对跨文化适应至关重要，是留学生活成功的重要因素。 

3.2. 消极影响 

尽管网络流行语具有诸多教学潜力，但其对留学生语言学习构成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这些障碍主

要体现在不规范语言对语音、语义、语用三方面造成了干扰，需要教育者采取针对性策略予以应对。 
从语音角度分析，“尊嘟假嘟(真的假的)”是有关“z、zh 舌尖前后音”，z (舌尖前音，平舌音)和 zh 

(舌尖后音，翘舌音)的发音部位差异极其微妙，肉眼难以观察，触觉反馈也不明显： 
z：舌尖抵住下门齿背，气流从舌尖与齿背的缝隙挤出。 
zh：舌尖卷起，抵住硬腭前部(口腔顶部靠前的位置)，气流从卷起的舌尖与硬腭的缝隙挤出。 
对于母语中不存在这种对立的留学生(如英语、日语、韩语、大部分印欧语系学习者)，英语母语者常

将 zh 发成英语的“j”(如“judge”中的 j)，或将 z 发成英语的“dz”(如“hands”中的 ds)。他们倾向于

用母语中近似的浊辅音替代，而忽视汉语中清辅音与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日语中几乎没有舌尖后音，学

习者常将 zh 发成接近 z 或 j 的音，因为日语语音系统中缺乏卷舌动作的“肌肉记忆”。而韩语中虽有类

似 z 的塞擦音，但缺乏 zh 对应的卷舌音，常以类似 z 的音替代。他们的大脑根本无法“解码”这种差异。

在他们听来，z 和 zh 几乎是同一个音，或者只是细微的、可忽略的变体。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偏误分析，

那么会给留学生错误的信息，认为“z”和“zh”是一样的音，就有可能造成汉字拼音负迁移，形成解码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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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嘟假嘟”的危害在于，它通过高频暴露和趣味性，干扰了正在艰难构建“z-zh 对立”的学习者。

当留学生看到“尊嘟假嘟”作为“真的假的”的流行写法被广泛使用时，他们会进行如下推理：第一步

(观察)：原来中国人自己把“真(zhēn)”写成“尊(zūn)”，把“的(de)”写成“嘟(dū)”。第二步(归纳)：
所以“z”和“zh”是可以互换的？或者，它们其实没有区别，只是书写风格不同？第三步(内化)：那我

之前拼命练习区分“早(zǎo)”和“找(zhǎo)”、“自(zì)”和“治(zhì)”，是不是白费力气了？ 
这个推理过程一旦完成，教师花费数周建立的“z-zh 对立”意识，可能在几秒钟内被彻底瓦解。网

络流行语在此刻扮演了“权威的破坏者”，它以一种“大家都这么说”的姿态，向学习者传递了“规则可

以被打破”的错误信号。这种干扰一旦固化，就会形成永久性的解码混乱。留学生可能在听力理解中持

续出现“真假难辨”的困惑，在口语表达中随机混用 z 和 zh，甚至在拼音输入时频繁出错。 
从语义角度分析，过度接触网络流行语可能导致思维表达浅显的问题。网络流行语通常简洁直观，

适于快速传播，但缺乏复杂性和深度。长期依赖这些表达可能削弱留学生的语言精准表达能力，导致“文

字失语”现象，即难以用规范语言表达复杂思想和情感。例如，“很，非常，极了”是不同程度地表达赞

美的词语，而习惯用“绝绝子”“666”表达所有赞美之情的留学生，可能逐渐丧失区分不同层次赞美能

力。 
从语用角度分析，留学生，特别是初学者，语言系统尚未稳固，过度接触非常规表达可能导致偏误

固化。例如，山东人特别喜欢说倒装句，留学生原本就对“把字句”和“被字句”分不清楚，再有一些流

行语是倒装句“俺知不道。”“谁啊你？”这种表达很容易使得初学者的语言系统混乱。再比如，“十动

然拒”中的“十动”是“十分感动”的缩略表达，用“数词 + 动词”来表达偏正关系。“九漏鱼”为“九

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的缩略形式，其中数词“九”的含义为“九年义务教育”，与动词“漏”搭配。通

常而言，数词与动词的搭配常出现在成语或固定词组中，如“七上八下”“四分五裂”“千锤百炼”等，

但这类成语中的数词所表示的含义为数词本身的数量意义，而“十动然拒”中的“十”则是程度副词“十

分”的意思，“九”则是名词“九年义务教育”的意义，这样的词性搭配难以明确字词本身与意义之间的

关系，缺乏词的理据性，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5]。研究表明，频繁接触网络流行语的留学生

更倾向于在正式写作中使用非正式表达，影响语言输出的准确性。 

4. 网络流行语教学策略探究 

面对留学生学习网络流行语的双重影响，教育工作者需要系统化、科学化的教学策略，在教学素材、

教学方法这两方面进行讨论与反思，因为网络流行语的特殊性，教师应慎重选用教学素材，正确引导留

学生能用哪些流行语，不能用使用哪些流行语，使得网络流行语成为语言教学的有效补充而非干扰因素。 

4.1. 教学素材选择 

(1) 进行分层教学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中、高级学习者对于网络流行语有着较高的学习兴趣，表明其具备自

主探索意愿，其中高水平的留学生对科教文卫类的网络流行语很感兴趣。所以针对不同学习环境、不同

学习目的、不同汉语基础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学生，应采取差异化策略，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以

达到教学目的[11]。 

初级水平(HSK1~2 级)应专注于语言基础建设，建立稳固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基础，培养对标准汉语

的“肌肉记忆”和“听觉敏感度”。教师应依赖权威教材，确保输入的语言材料是经过筛选的、规范的标

准语。课堂活动和对话设计应围绕教材场景展开，避免引入任何可能造成混淆的网络表达。当学生在社

交媒体上偶然看到“YYDS”、“尊嘟假嘟”并提问时，教师不应回避。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回应：“这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9952


弓康睿 
 

 

DOI: 10.12677/ml.2026.149952 536 现代语言学 
 

是网上的‘好玩’说法，就像你们国家的网络缩写(如 LOL)。我们现在先学好‘真正的’说法，打好基础，

以后就能看懂这些‘好玩’的了。”这样既保护了好奇心，又明确了学习的优先级。针对 z-zh、c-ch、s-
sh、前后鼻音等难点，进行高强度的听辨和发音训练，也可以利用语音软件(如“ChineseSkill”)提供即时

反馈，尽量不要留有任何含糊空间。 
中级水平(HSK3~4 级)可选择性介绍那些时效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表达，生命力强、已部分主流化、

文化内涵积极的词汇，如“正能量”“韧性”等；讲解“韧性”时，不仅解释词义，更要结合该词在全球

供应链波动等复杂外部环境背景下，常用于描述中国经济、社会等层面在压力下保持稳定和发展的特性。

将流行语与其规范表达进行对比。例如，对比“他很牛”和“他很厉害”，讨论“牛”更口语化、更夸张

的情感色彩。引导学生意识到：这不是错误，而是不同语体的选择。组织观看包含这些词汇的短视频(如
展现“烟火气”的夜市 Vlog)，让学生记录并讨论这些词如何在具体情境中传递情感和文化。 

高级水平(HSK5~6 级)则可适当拓展至更广泛的流行语，详细解释每个词的含义、来源、构成等，并

引导学生探讨其社会文化背景。高水平者对科教文卫类兴趣浓厚，教师可系统讲解如“人工智能”、“具

身智能”、“数字游民”、“脑机接口”等词汇。不仅讲词义，更应将其置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和社会变

革的宏大背景下解读。将“内卷”、“躺平”、“摆烂”、“精神内耗”作为一组现象级词汇进行专题研

讨，引导学生探讨：这些词反映了当代青年怎样的生存压力和价值转向？它们与你所在国家青年群体的

流行语(如美国的“quiet quitting”)有何异同？你认为社会应如何回应这些情绪？这种渐进式教学既能保

证语言规范的掌握，又能满足高级学习者对真实语言材料的需求。 
(2) 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应明确指导留学生识别不同交际场景对语言使用的要求。例如，学术讨论、正式演讲等场合应

避免使用网络流行语，而社交媒体互动、朋友闲谈等非正式场合则可适当运用。通过对比分析不同语境

中的语言例子，帮助学生建立语体意识，避免跨语境语用失误。“这次的考试考得怎么样？”如果是朋

友问，可以回答“包的，没问题。”如果要是老师上课询问，学生就应该用书面语回答，“这次的考试我

志在必得。”这种能力是跨文化交际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将

“搭子”(例如饭搭子、学习搭子)引入课堂讨论，能生动地讲解中国社会关系从“强联系”到“弱联系”

的变迁，让社会学或语言学理论变得可触摸、可讨论。还应重视中文网络流行语概念义和语用义的对比

教学，避免出现学生只知词义不知用法或者只知用法而对于词义所知甚少的情况。也可以实施差异化教

学策略，针对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目标，如考试、工作、文化兴趣等设计弹性教学内容，平衡规范性语言

与流行语的教学比重[16]。 

传统教材更新周期长，难以跟上语言变化节奏，因此需建立灵活的资源补充机制。短视频平台(国外

爆火的 Tik Tok)、社交媒体评论区都是接触真实语言的绝佳场所。这些材料生动直观，贴近生活，与传统

教材形成有益互补。现在 AI 技术逐渐完善成熟，教育者可精心选择适合学生水平的流行语材料，创设真

实学习环境。教师自己首先要了解、熟悉和熟练运用流行语，加强对汉语流行语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

索，建立与课堂教学内容相结合的汉语流行语习得实践，帮助学生了解流行语的文化语境，引导其积极

健康地运用流行语。在语料筛选上，要选择髙频且正能量的流行语[17]。还要符合汉语规范。网络流行语

的运用几乎不受约束，在部分程度上不受传统书面语的限制，在不影响交流的情况下，各种语言可以任

意组合，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十分容易出现不规范不文明的网络流行语。例如，我们使用的规

范语言“可爱”被网民们戏称之为“口耐”，“什么”被称之为“神马”[18]。 

4.2. 教学方法 

(1) 对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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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法是指通过对比中英网络语的衍生差异，帮助留学生建立跨文化意识。每一个网络流行语都是

要通过和别的词语、句子的对比才可以显现其自身独有的特点[2]。例如，“社牛”是用来形容在社交场

合中游刃有余、毫不怯场的人。然而，这一词汇在翻译时面临诸多挑战。经常会被误译为“Social Cow”

(社交奶牛)，这会违背原意，而更贴切的译法“Social Butterfly”(社交蝴蝶)则失去了中文中“牛”所蕴含

的力量感。因为“社牛”的核心内涵并不能简单地用翻译表达出来，其翻译困境源于动物隐喻在不同文

化中的象征差异，在汉语中，“牛”表示强大能干，而在英文里“cow”多表温顺的意思。这就要求译者

在跨文化传播中超越字面，深入理解文化符号的深层含义。 
(2) 新媒体直观法 
新媒体直观法是指利用短视频、表情包、社交媒体截图等多元材料，创设真实语境。例如，分析 Tik 

Tok 热门视频中的流行语使用，或解读微博热点话题的评论语言，都能使抽象的语言规则具体化、情境

化。“赛博对账”这个流行语源于 2025 年 1 月时中美网友在中国的社交信息分享平台小红书上的直接对

话交流。“赛博”音译自英语“Cyber”，指数字的、网络的、虚拟的。“对账”是会计专业的词语，指

核对账目以确保一致。这里的意思是核对信息、确认事实。“赛博对账”就是中国和美国网友(也有一些

别的国家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大量分享彼此的生活细节，试图了解对方国家的真实生活信息。这种民间自

发的、跨越国界的中外网络对话促进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普通人之间的交流，更消除了之前对彼此存

在的诸多误解。另外，据微博发布的 2025 年年度词语中，出现“赛博”两字的博文就有 1.5 亿次，除了

“赛博对账”外，在生活中“赛博搭子”、“赛博陪伴 Saibopeiban”等等以“赛博 XX”形式出现的词语

也非常流行！这种新媒体的教学法符合网络流行语的传播特性，能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和理解深度。同

时，鼓励留学生创作自己的多模态内容(如用流行语制作 vlog)，在实践中掌握语言使用技巧。 

5. 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全球文化交流的深入，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语言学习的影响将更加显著，

所以做这项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网络流行语教学的本质是在语言规范性与时代性之间寻求平衡。教育者

既不能固守传统语言标准，忽视语言发展现实，也不能盲目追随每一个网络流行语，丧失教育引导责任。

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目前国际中文教育网络流行语的教学需求，国际中文教育应该加强对网络流行语

的研究，将其作为国际中文课堂的教学内容，并制定相应的教学标准和教学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

师的教学水平，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更好地帮助学生融入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19]。 
对留学生而言，掌握网络流行语不仅是语言学习的需求，更是跨文化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

一途径，他们不仅能提高汉语水平，还能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建立更广泛的社交关系。在了解网络

流行语背后的故事与文化后，喜欢上中国，爱上中国，并且真心地欣赏中国。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时代，网络流行语教学研究还正在起步。随着技术迭代和文化变迁，这一

领域将不断涌现新问题新挑战。希望本篇文章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对网络环境下语言教育的思考，推

动留学生语言教育向更加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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